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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丝路】

晚清时期李希霍芬中国地理考察及其影响
鱼宏亮

摘　要：在丝绸之路研究中，李希霍芬是一位标志性人物。正是由于他的几次深入调

查，中国的自然条件、资源环境、社会习俗等基本情况才在１９世纪的西方社会被广为知

晓。有关他历次考察的概况学界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考察的计划、实施，考察报告的发

布、影响等问题，尚有讨论空间。本文利用中外档案文献，对李希霍芬几次考察中的路线

选择、实施过程等问题进行探讨，并重点就论述１９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性科学考察氛

围下的中国调查及其多重属性问题。

关键词：李希霍芬　丝绸之路　 《北华捷报》　鲁迅

李希霍芬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ｏｎ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１８３３—１９０５）在 欧 洲 近 代 地 理 学 中 具 有 崇 高 地 位，他

是第一位通过实地考察来验证有关亚洲与中国的丰富古代地理知识的地理学家。在此之前，洪堡、

玉尔等人都通过文献的研究对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通与地理做过奠基性研究。瑞典地理学家斯

文·赫定总结了李希霍芬在中国地质学上的几方面的贡献，这些贡献业经丁文江、翁文灏等中国地

质学家的表彰而广为人知。① 对于李希霍芬通过文献还原其并未涉足的中国新疆等地的古代交通与

贸易路线，学界也给予高度评价。李希霍芬的几次考察，受到时局、天气、交通条件甚至战争、疾病

的制约，并不能按照严密的计划来实施，而是根据各方面的便利来进行，考察的路线与过程，多有随

机决定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科学考查预期目标的实施。但也突出了其实用价值的选择，煤

炭、金属等矿藏，成为首先考虑的因素。这也为这些考察成果日后的运用与影响奠定了基础。

一　李希霍芬中国考察之过程

李希霍芬进入中国之时，首先转道日本，并停留了几个月。当时正值德国新近统一，普鲁士代

表北德意志公会 （也称为北德意志同盟）统一办理对华通商贸易事务。虽然此时的德意志主要精力

放在欧洲邻国的地缘战略上，对于采取武力方式在中国获取利益的计划采取谨慎态度，但也对获取

东亚的殖民利益，一直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德意志首任驻华公使为艾林波 （晚清文献中还翻译

为于爱伦布、于伦白）②，在其任上，李希霍芬曾经前往台湾进行过考察。随后李希霍芬同普鲁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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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瑞典）斯文·赫定著，潘云堂译，刘东生校：《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根据晚清外交档案：“布路斯国现派使臣于伦白 （按即迂爱伦布），带领总兵官孙特华，管驾兵船三只，前赴大清国及暹罗、日

本等国立约通商。”同片还记：“兹据翻译马吉士禀称，艾林波即于伦白。”见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７６ 《薛焕奏布路斯艾

林波来沪谒见力阻其赴津折》，第２８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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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勃兰特、驻华公使李福斯，在俾斯麦的直接指示下，协助德国海军和上海欧美商会等机构进行了

一系列重要活动。

目前学界认为的李希霍芬在中国所进行的七次考察，实际上是根据他以上海为回归点所进行的

一系列活动的大致归纳。这七次考察路线并非事先周密计划好的，而是根据天气、交通条件等最新

获取的信息临时决定的。① 李希霍芬１８６８年从美国旧金山经日本短暂停留，与普鲁士驻华代办勃兰

特一家同船抵达上 海。从 上 海 到 天 津、北 京，做 了 短 暂 的 停 留 后，回 到 上 海 开 始 着 手 准 备 考 察

工作。

李希霍芬原本计划首先前往山东芝罘进行考察，此行接受加利福尼亚银行家的资助，要求优先

考虑矿产等因素：“中国政府对于地理考察的价值并没有正确的认识，自然也不会给予任何经济上

的支持，反而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加以阻挠。虽然中国政府根本就不会认识到地理考察的科学价值，

但是向他们展示此次考察的实际价值，这也是我的首要任务。因此我在选择考察地点的时候，首先

是从实际价值出发的，首选那些适宜开矿的地方，而山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② 但是，由于天气已

届寒冷，前往芝罘的条件并不有利，所以李希霍芬决定前往长江流域以南的宁波一带考察，这被视

为李希霍芬的第一次考察。

李希霍芬于当年１１月１２日从上海出发，前往宁波、舟山群岛，十多天后经苏州、无锡、镇江

经长江抵达南京，１２月１５日抵达上海。宁波之行最重要的成果，是获知了宁波附近及舟山群岛的

战略价值。李希霍芬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哪个政权，比如说普鲁士想占领一座自由港的话，舟

山群岛是个不错的选择。港口很容易就能被封锁，只需一只舰队就能控制中国北方和日本之间的交

通要道。作为贸易地，舟山群岛也具备很高的价值，如果宁波和上海都丧失了重要性的话，把产业

放在这里会更安全些。”③

这些极具战略价值的信息，促使他向德国政府提交一份正式的报告：“１８６８年１２月回到中国的

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写了一份关于夺取离上海不远的舟山作为 ‘北德海军站和港口殖民地’的报告，

并要求德国总领事把这份报告转交俾斯麦。”“李希霍芬认为 ‘在东亚获得一个固定的据点’是非常

需要的，继续增长的德国商业和航海利益，使得 ‘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

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德国的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煤站；这一切

都使得德国迫切需要在东亚获得一个固定的地点，宁早勿迟’。选择地点一定要在中国沿海，因为

中国的经济潜在力量使欧洲以外的任何国家都相形见绌。”④

鉴于此事的重要性，１８７１年５月３１日，李希霍芬发出了第二份报告，强化这一建议的有关依

据和战略认识。在舟山建立德国海军基地的建议引起了北德同盟高度重视。虽然由于政治上等多种

因素的考量，俾斯麦最终没有将其付诸实施，但对德国的对华战略产生深远影响。２０多年后，由于

甲午战争清朝惨败，欧洲列强在华掀起瓜分狂潮。１８９５年３月１１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致海军

大臣何尔门的密函分析甲午战后的局势认为 “有关列强或将利用机会以补偿方式占领中国个别地点

或土地，德国将能参加干涉并也能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适当的补偿”，并指出：“首先提出作为德国

夺取的地点是由著名的中国通李希霍芬男爵建议的宁波对面的舟山群岛。”⑤ 这份外交档案佐证了李

晚清时期李希霍芬中国地理考察及其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希霍芬与 〈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见 《史学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一文提到：“在参考大量中外文献的基础上，李希霍

芬制定了详细的研究方向和工作方法，设计了七条考察路线。”根据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所述，并非如此：“我更大的一

个旅行计划，即从宁波穿过西边的山脉去长江，后来也无法实现了。因为找不到马匹。”见该书上册第４２页。
（德）李希霍芬著，Ｅ·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７页。
（德）李希霍芬著，Ｅ·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第３７页。
（德）施丢克尔著，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８１页。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第３６４５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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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霍芬第一次考察对德国扩张的价值。

李希霍芬的第二次旅行计划，实际上也是临时变更的产物。在从宁波、舟山返回的途中，李希

霍芬原本计划沿着运河抵达长江，在镇江靠岸 后 “我 打 算 让 气 船 拖 拽 着 我 的 船 走１５０德 里 到 汉 口

（Ｈａｎｋｏｕ）。然后顺流 而 下，途 中 在 几 处 停 留。整 个 旅 行 大 约 耗 时 两 个 月。我 的 计 划 是 如 此 完 美，

以至于我想想就非常兴奋”①。很显然，李希霍芬计划从汉口经南京回上海的考察路线，原本是第一

次考察的回程路线，本属于同一次考察。但是由于未知的原因，李希霍芬到南京后，只做了短暂的

停留，又回到了上海。这次在南京虽然并没有深入进行地质上的调查，但是却会见了湖广总督李鸿

章，并参与了美国驻华总领事与李鸿章斡旋要求外国资本开采煤矿的谈判。②

１８６９年１月，李希霍芬开始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察，路线是从上海沿长江直接到汉口，然后

由汉口逐段下游，先后对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至上海各段长江沿岸地区进行考察。这就

是所谓的第二次考察。此次考察的内容包括地质、水文，尤其是以长江中下游水文的调查为重点：

“在英国海军出版过的一份颇为详尽的长江下游流域图上可以看见两岸都标示着山脉，但是看不出

这些山脉的关联以及伸展方向。可见还没有任何人对航行日久的下游沿岸做过研究。”③ 长江中下游

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经济区域，沿途所经都是江南地区最重要的省份和城市，所以考察记录下来的

地质、煤矿、商品、贸易线路等信息具有极高的价值，也是认识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经济与社会的

真实状况与恢复程度的第一手资料。考察日记对汉口的商业、航运、中外贸易的描述，还提供了与

我们所知完全不同的认识，比如李希霍芬观察到外商的贸易逐渐被中国人取代，并且认为未来中国

商人会更多地在上海等地开店展开贸易，甚至延伸到海外。这与他在宁波预言未来中国人 “就会遍

布全世界，超过其他人种”一样，显示了他对经济与社会富有洞察力的一面。④ ２月２１日，李希霍

芬返回上海，结束了第二次考察。

在此之后，李希霍芬又多次改变计划。原计划前往台湾的鸡笼 （基隆）等地调查煤矿，上海欧

美商会邀请其参加从武汉到四川的考察，都先后放弃。几个月来他都牢记着前往山东的计划，所以

在１８６９年３月天气转暖之后，他即启程前往山东，开始第三次考察———山东之行。

１８６９年３月至１８６９年７月，李希霍芬从上海、宿迁到山东博山、潍县、芝罘 （烟台），渡海到

盛京 （沈阳）、山海关、石门寨，然后从滦州、通州到北京，之后经芝罘返沪。对于这一次历时久、

所经地域广泛的考察，李希霍芬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说：“这次我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我通常

会把它们 （考察报告）寄给几个地理学家。据我观察，在中国有几处煤矿的利用价值很大，这在以

前从没人发现过，我是第一个在这个广阔国度 考 察 的 地 理 学 家，我 的 发 现 引 起 了 同 行 们 很 大 的 兴

趣。”⑤ 实际上，除了这些科学报告之外，李希霍芬还向德意志政府发回了关于胶州湾地区矿产与港

口价值的重要报告，这对此后德国在华寻求势力范围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８６９年９月，李希霍 芬 前 往 江 西、安 徽、浙 江，１８６９年１２月 从 上 海 到 香 港，又 从 香 港 到 广

州、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直隶、北京考 察，１８７１年６月 从 上 海 到 浙 江 宁 波、金 华、安 徽 芜

湖、江苏镇江、南京，１８７１年赴北京、宣化、张家口、五台山、太原、西安、四川剑州、成都，原

计划经云南赴缅甸等地考察，因治安问题放弃，从岷江乘船沿长江回到上海，这是第四至第七次考

察。从第五次考察开始，李希霍芬接受上海欧美商会资助，定期将考察报告发回商会，商会则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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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德）李希霍芬著，Ｅ·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册），第５４页。
（德）李希霍芬著，Ｅ·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册），第５７页。
（德）李希霍芬著，Ｅ·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册），第７４页。
（德）李希霍芬著，Ｅ·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５页。
（德）李希霍芬著，Ｅ·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册），第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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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布在 《北华捷报》等英文报刊中，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影响。有关报告最后由上海欧美商会

结集为 《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Ｂａｒｏｎ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８７０—１８７２），成为我们了解李氏考

察的第一手资料。①

二　１９世纪后半期西方兴起的 “科学考察热”

李希霍芬考察的成果直到１８８７年才完成第一卷的出版。② 在编辑过程中，已经引起学界广泛注

意和极高评价，１８８６年的一篇英文书讯报道：“最近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是李希霍

芬先生的伟大著作了。很遗憾它是德文的，但是它附录的地图对学生和去中国的考察者则是无价之

宝。最终完成后本书将会附有５４幅地图，其中２７幅地质图，２７幅地文图。”③

在１９世纪后半 叶，西 方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兴 起 了 全 球 性 的 地 质、生 物、人 种、博 物 等 广 义 上 的

“科学考察”，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是其中的一部分。除了李希霍芬之外，鲁迅先生在 《中国地质略

论》一文中提到的另外几次西方人考察，也值得注意：“千八百八十年，匈牙利伯爵式奚尼初丧爱

妻。欲借旅行以漓其恨，乃偕地 理 学 者 三 人，由 上 海 溯 江 以 达 湖 北 （汉 口、襄 阳）经 陕 （西 安）、

甘 （静宁、安定、兰州、凉 州、甘 州）而 出 国 境，复 入 甘 肃 （安 定、巩 昌），经 四 川 （成 都、雅

州）、云南 （大理），由缅甸以去。历时三年，挥金十万。著纪行三册行于世。盖于利忒何芬氏探险

未详之地，尤加意焉。”④ 这里所说的匈牙利伯爵式奚尼初，就是著名的Ｂｅｌａ　Ｓｚｅｃｈｅｎｙｉ（塞切尼伯

爵），此次考察的主要成员为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 （Ｌａｊｏｓ　Ｌｏｃｚｙ，１８４９—１９２０），随后所

成之考察记名为 《随塞切尼考察东亚的科学成果》（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Ｅｒｇｅｂｎｉｓｓｅ　ｄｅｒ　Ｒｅｉｓｅ　ｉｎ　Ｏｓｔａ－
ｓｉｅｎ，ｍｉｔ　Ｂ．Ｓｚｅｃｈｅｎｙｉ），以德文出版。此次考察实际上是在１８７７年到１８８０年间进行，所以最早

的德文版的书名为Ｄｉｅ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ｅｒｇｅｂｎｉｓｓｅ　ｄｅｒ　ｒｅｉｓｅ　ｄｅｓ　ｇｒａｆｅｎ　Ｂéｌａ　Ｓｚéｃｈｅｎｙｉ　ｉｎ　Ｏｓｔａ－
ｓｉｅｎ　１８７７—１８８０：Ｎａｃｈ　ｄｅｍ　ｉｍ　ｊａｈｒｅ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７］ｅｒｓｃｈｉｅｎｅｎｅｎ　ｕｎｇａｒｉｓｃｈｅ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⑤ 著者署名

为塞切尼伯爵。该书为继李希霍芬之后的又一东亚地质考察巨著，在西方科学界有重要影响。《不

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斯坦因正是读了该考察报告，才前往新疆进行探险活动。鲁迅此处的叙述，虽

然有不确之处，但却是中国人最早对晚清时期西方人中国考察的总结，并且注意到这次考察对李希

霍芬未详之地的探索。

此外，还有１８８３年日本神保、巨智部、铃木赴辽东，西和田赴热河，平林、井上、斋藤赴南

方，以及１８８４年俄国人阿布切夫的探险活动。这些考察活动，既是１９世纪后半期世界性科学探险

考察热的一部分，又具有一定独立性，是中国的地质矿产资源引发西方国家关注，并且逐渐形成抢

夺势力范围的活动，性质更为复杂。

只有放在这种大时代的背景下，来综合考量１９世纪后半叶的帝国主义与资本输出、殖民运动

与宗教传播、商品市场与科学主义等论题，才能对此类考察的影响与意义有一平衡的理解。在李希

霍芬考察结束不久，《北华捷报》发表一篇名为 《李希霍芬论中国》的评论，文中谈到李希霍芬在

中国发现煤矿的意义，更从社会进化与人类发展的角度 谈 到 东 方 传 统 思 想 中 认 为 的 西 学 中 源 的 荒

晚清时期李希霍芬中国地理考察及其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有关 《书信集》的介绍可参考郭双林、董习 《李希霍芬与 〈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一文，见 《史学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

有关 《中国》第一卷的出版，学界有１８８５年、１８８６年等说法。该书第一卷原书的版权页显示的年代为１８８７年。从当时有关英

文书讯的报道来看，１８８６年此书尚未最后定稿，附录的地图还在编辑当中，因此正式出版应当为１８８７年。

Ｏｕｒ　Ｂｏｏｋ　Ｔａｂｌｅ，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８６８—１９１２）；Ｊａｎ　１，１８８６．
索子：《中国地质略论》，《浙江潮》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该书的备注为三卷，并附有地图。索书号为００５４４９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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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指出适者生存是人类进化的准则：“谁又能知晓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古埃及的文明？什么引起了

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认为条顿和英语民族发展了海洋，打破了高山河流的藩篱，并将其发

展到太平洋沿岸，“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衰败的种族再次焕发生机和活力的例子”，因此，

“指望这些佛教和儒教的信徒复兴世界是虚幻的”①。李希霍芬是典型的１９世纪知识分子，他信奉达

尔文进化论，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法则。１９世纪后半叶是进化论的世纪，一大批科学家

和思想家甚至都滑到了种族论的边缘，这其中包括英国著名哲学家斯宾塞等人。从这篇社评来看，

“东亚半开化社会”等词语的使用，确实反映了当时西方的整体思想氛围。

三　李氏考察对中国之影响

李希霍芬在其初版 《中国》第一卷中首次使用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ｒａｓｓｅｎ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一词。根据美国历史

学家Ｄａｎｉｅｌ　Ｃ　Ｗａｕｇｈ的研究，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提出后，并未引起太多人的重视。直到１９１０
年德国考古学家奥古斯丁·赫尔曼 （Ａｕｇｕｓｔ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才开始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并于１９１５年

发表了题为 《丝绸之路：从中国到罗马帝国》（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的

专文，进一步修正、补充了丝绸之路的概念。斯文·赫定于１９３６年在纽约出版了名为 《丝绸之路》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的 著 作。迄 今 为 止 对 “丝 绸 之 路”概 念 进 行 深 入 研 究 综 述 的 文 献 见 Ｄａｎｉｅｌ　Ｃ

Ｗａｕｇｈ的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ｓ“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Ｔｏｗａｒ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一文，刊于美国期刊 《丝

绸之路》②。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叶莲娜·伊菲莫夫娜·库兹米娜的研究，“伟大的丝绸之路的名字

第一次出现于公元４世纪早期的马赛林 （Ａｍｍｉａｎｕｓ　Ｍ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ｕｓ）的 《历史》第２３册中”。李希霍

芬使用 “丝绸之路”一词属于再发现。③ 但由于李希霍芬在近代西方地理学界的巨大影响，“丝绸之

路”一词变得广为人知，成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化成就之一。

李希霍芬在晚清文献中翻译为利忒何芬、烈支多芬、李希德和芬、利琐芬等。他在晚清的考察

活动一开始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官方和士大夫的注意，但他１８７３年在 《北华捷报》发表的关于中国

富产煤矿的新闻报道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经李提摩太等向总理衙门介绍，中国士大夫开始了解他

的考察报道。④ 康有为在 《上今上第三书》中也专门引述 “德人”考 察 中 国 “煤 铁”丰 富 的 说 法，

这个 “德人”当指李希霍芬。鲁迅发表在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浙江潮》上的 《中国地质略论》（署

名索子）一文，指出其 “历时三年，其旅行线强于二万里。作报告书三册，于是世界第一石炭国之

名，乃大噪于世界”，并敏锐地认识到：“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

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⑤ 该文对具体的考察时间、路线的叙述虽

然不是很准确，但却是中文报刊中较早专门介绍李希霍芬地理考察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

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及其成果的科学价值，中国近代科学界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早期地质学家

翁文灏认为：“中国地质学之巩固基础，实由德人李希霍芬氏奠之。李氏之前，中国地质学所知极

鲜，仅借二三学者偶 来 观 察，如 金 斯 密 尔 （Ｋｉｎｇｓ　Ｍｉｌｌ）之 于 南 方、潘 柏 莱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Ｐｕｍｐｅｌｌｙ）

之于北方是。迨李氏伟大著作出，中国地质学之关于主要地层及地质构造者始晓然于世，其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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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ｒｏｎ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Ｇａｚｅｔｔｅ（１８７０—１９４１）；Ｊａｎ　８，１８７４．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ｖｏｌ　５ｎｕｍｂｅｒ　１，２００７，Ｓｕｍｍｅｒ．
（俄）叶莲娜·伊菲莫夫娜·库兹米娜：《丝绸之路史前史》，梅维恒英译，李春长汉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页。

李希霍芬写给上海欧美商会的报告书信，起先在 《北 华 捷 报》等 英 文 媒 体 陆 续 刊 出，后 来 结 集 名 为 《李 希 霍 芬 男 爵 书 信 集》
（或名 《李希霍芬中国考察报告书》）予 以 出 版，后 经 多 次 重 印。对 于 此 《书 信 集》的 介 绍 与 利 用 情 况 的 述 评 参 见 郭 双 林、董

习：《李希霍芬与 〈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一文，《史学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

索子：《中国地质略论》，《浙江潮》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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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确。”① １９２５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召开年会，会上有安特生、袁复礼等对于甘肃、青海的研究，

被认为对于李希霍芬及美国人威利斯 （Ｗｉｌｌｉｓ）未详之处，多有发明。② 可见，近代中国地质地理学

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李希霍芬等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的。

当然，李希霍芬的研究也充分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地图测绘及舆地研究的贡献，翁文

灏曾评论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即尝极力称扬中国人地理之可靠，盖虽限于方法不能绝对精

密，而所记山川地名，罔不有人亲为经历，而后入图，按图复游，一一可证。”③ 可见，在地质考察

中，李希霍芬对中国传统舆地文献进行过系统研究，这对他顺利完成考察起到很大作用。

李希霍芬五卷本 《中国》巨著，历经３０多年才出版整齐。晚清维新、革命精英，即有了解与

介绍者。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出版的 《支那现世地图·跋》中提到：“德国烈支多芬所绘北省之地文、

地质图各十二幅，甚为精细。”１９１１年的 《地学杂志》刊出了张星烺对此书的书评，并指出 “德人

之占胶州，蓄谋已久。而倡其议者，实漫游之李氏也”，同时指出李氏此书，“体大思精，绝世之作

也。苟得同志五、六人，分门译之，则二三年内，中土之研究地志矿产者，亦得最良之参考书，其

有造于中国前途，岂浅鲜哉”。④

从李希霍芬多次中国考察的过程来看，其施行并非都建立在严密的计划之上，而是根据实际情

况随时有所调整。李希霍芬是一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考察过程中向普鲁士和北德意志联盟提出一

系列外交建议和报告。他对在中国开采煤矿始终有着强烈的兴趣，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２日的一封家信

中，他说到：“他 （指他的朋友霍赫斯泰德）哪怕是早来半年，我也能受益良多啊！那样的话我就

能实施我的采煤计划了，再见到你们的时候我都已经是企业人 （企业家）了。”⑤ 在考察的过程中，

他时常想着这种对中国全方位的情报搜集给德国和欧洲国家将会带来的战略价值，每当中外冲突加

剧之时，他就会认为欧洲与中国的交往 “或许最后将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时我之前在中国的考察将

会派上用场了”⑥。

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以科学 的 名 义 进 行，受 上 海 欧 美 商 会 资 助，重 点 在 于 有 “价 值”之 方

面，矿藏乃其重点关注对象，考察报告发布后往往引起国际关注。当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些

考察报告可以为帝国主义列强服务，也可为中国所用。李希霍芬坚信自己所从事活动的多重价值：

“如果在中国待更长的时间，那么我认为，我的所作所为不单单会对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更加会

对中国，这个尚未开放之地的发展产生影响。”⑦ 晚清历次西人考察活动，都掺杂着多种因素，科学

活动、政治企图、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性需要我们加以注意。

【项目说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明清宫藏丝绸之路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成果，项

目编号：１９ＡＴＱ００４。

（作者鱼宏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邮编１００７３２）

（责任编辑　刘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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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揆：《中国地质学会开会纪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期，１９２５年１月２４日。

转引自阎宗临：《中西交通史》，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４６页。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２７页。
（德）李希霍芬著，Ｅ·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下），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第５２１页。
（德）李希霍芬著，Ｅ·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下），第５８８页。
（德）李希霍芬著，Ｅ·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第２８３页。


